





























































































“气” 是中国哲学一个基本范畴， 孟子有 “我善养吾浩然之
气”，曹丕有“文以气为主”，气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诗之
“气”是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使然。 因为有非凡的自负
与自信， 狂傲独立的人格， 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
怀，所以有殷璠所说的“神来、气来、情来”的盛唐气象。 王维“孰知
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蓬蒿人”，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都胸次甚高，骨力甚健，满腔豪气。 诗人将
心中之气直接吐露，畅快淋漓。 读者也会因诗句而深切的感受到盛
唐的脉搏。
范成大的歌行古风，类于李太白、岑参。 七言歌行多七言句，
时有三、五、六、八言等等，即可以是杂言；可以押平声韵 ，也可以押
仄声韵；可以换韵，非常自由。 因为体式上的这些特点，使得歌行在
抒情上可以一气直下，豪迈飘逸，感情大开大合，不受拘束。 范成大
的歌行古风也是如此，由于歌行古风的体式特点，范成大此类作品
绝大多数，神似李太白，有豪气与逸气，比如《次韵李器之编修灵石
山万岁藤歌》、《浯溪道中》、《题画卷五首之五》、《遂宁府始见平川，
喜成短歌》等等。
《次韵李器之编修灵石山万岁藤歌》：“君不见东林怪蔓之诗
三百年，字如金绳铁索相纠缠。 不如李侯灵石句，笔阵压倒长城坚。
……腾虯舞蛟矫欲去，流苏络带翩如仙。 班荆藾芘得吾党，酌泉共
吸杯中天。 诗成一斗属太白，擘笺挥扫如云烟……”这首诗开篇气
势很大，类似于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有豪气。 紧接着诗
人笔锋一转，说这个东林怪蔓之诗虽然“字”如金绳铁索般粗劲，也
不如李器之灵石山万岁藤歌，李的字是能压倒长城，可见诗人的思
维是不受任何束缚的，因为有心中豪气，所以敢于写下豪语。 “腾虯
舞蛟矫欲去，流苏络带翩如仙”此时诗人已经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腾虯舞蛟，飞动如仙，既有力度，又不失飘逸,把灵石山万岁藤歌灌
注一种仙气，不同寻常。 “杯中天”、“擘笺”这类字眼只有阔大、豪放
不羁的心灵才能够运用。 豪气与胆力贯穿全诗，极具盛唐气象。
《浯溪道中》则是贯穿逸气。 “江流去不定，山石来无穷。 步步
有胜处，水清石玲珑……弄水看山到月明，过尽行人不相识”。 江流
不定，山石无穷，在江流的波动感中，坚硬的山石不见尽头，很有气
势；江流清澈，山石玲珑，又有几分清逸。 “过尽行人不相识”类似于
温庭筠“过尽千帆皆不是”，过尽两字用的极妙，顺畅而不拖沓，有
唐诗的气度。 《遂宁府始见平川，喜成短歌》先是用奔放的语言来描
述见平川之前的路途的崎岖：“唯有高山两万重……但怪星辰浮半
空”，以这些有气势的话语来反衬见到平川夷路之后的心情，从而
喜成短歌。 其中描写峡路崎岖的文字让人联想到李白蜀道难，极尽
夸张想象。
《次韵李子永雪中长句》：“黄昏苦寒乌鸟稀，吹沙走石交横飞
……犬骄鹰俊马蹄快，狡穴未尽须穷追……”，其中“吹沙走石交横
飞”令人想起岑参“平沙莽莽黄入天”以及“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
满地石乱走”。 大漠沙石本身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而沙石交横飞
的状态更能让人体会到风景的粗线条，粗犷的美，久违的豪气。
范成大七绝、七律中部分诗歌也是境界阔大，有俊朗风神。
范成大很喜欢运用水与天的结合来表达一种浩大的气势，开
阔的心境。 “富春渡口明人眼， 落日孤舟浪拍天”，“云烟如画水如
天”，“千里烟波万叠山”，不管是渡口的浪拍天、水如天，还是辽阔
的烟波、万重的山川，都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明朗感。 水和天这两种
意象具有开阔而清爽的特征， 所以这些诗句在俊朗之中带有些许
凉意。 范成大有时为了突出气势，总是运用“千”、“万”这些表示巨
大数目的字眼，像：“断鸿飞入万重云”，“千里烟波万叠山”，等等，
用的次数过多，不免会觉得有些俗套，但是在以平淡为主要特色的
宋诗之中，能有意识的寻求突破，寻求一种气势，已经是难能可贵。
3.范诗之“韵”与“气”产生因由
总体来看， 范成大诗集中大部分诗歌还是符合宋诗主流特征
的：诗风平淡、题材向日常生活化倾斜，注重说理。 他的田园农事诗
是平淡的，他大部分诗歌题材通俗，语言瘦劲，都在讲明一些道理。
这是宋人的文化性格使然，宋文人不同于唐代，宋人有深沉的忧患
意识，其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稳健、平和，而不像唐人那般张扬与
发舒，情感强度也没有那么激昂。 这必然会对诗作取向产生影响，
范成大也是不能逃脱。 虽然如此，范成大还是有一些突破，他试图
脱离江西诗派末流的奇崛瘦硬诗风，力求有所改变，追求神韵，追
求蕴藉空灵的状态； 在平淡之余， 部分诗句也是能够展现一些豪
气。 这与其主观努力以及客观诗风发展趋势分不开。
从主观来讲，黄庭坚生新瘦硬诗风被后人群体化复制,黄、陈对
艺术技巧的开拓被后人理解为对章法格律、使典用字的追求。 这些
问题导致江西末流逐渐走上深险怪僻,刻意推敲的道路。 范成大认
识到江西诗派流弊，在主观上有要求改变这些状况，所以诗中会有
转益多师的成分，追求神韵、自然，克服生新瘦硬。
客观上讲，这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与必然要求。 任何
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灭亡的必然命运。 最初， 黄庭坚作诗讲究法
度，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便于青年诗人学习，所以追随者很多。 但
当江西诗派末流单纯追求形式技巧，深险怪僻时，江西诗派便走上
偏狭道路。 当江西末流缺陷日益突出之时，反拨力量也开始兴起。
在范成大之前，吕本中、曾几已经对江西末流进行反拨。 吕本中最
先明确提出“活法说”，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
亦不背于规矩。 不可循习陈言,不可只规摹旧作，讲究“活法”，而非
“死法”。 曾几则对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完善和发展，着意探索出一种
有别于江西诗风的流畅婉转、圆美的诗歌风格。 曾几活法说有三个
基本要素：“参、悟、圆”，其中“悟”是活法说的关键所在。“悟入”是一
种“顿悟”，经过悟入”可以达到无所羁绊、不粘不滞的自由境界；
“悟入”也是指心灵的感悟，它是一种直觉体验,不可凭理性逻辑的
推导来完成，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 只有通过悟入，
才能达到圆美的境界。 而范成大诗歌的“韵”与“气”是在吕本中、曾
几理论开拓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实践， 这是完全符合诗歌发展规律
的一种行为。 曾几“悟入”所达到的无所羁绊的境界可以说是“气”
的写照，“悟入”所经历的直觉体验与“韵”也很契合。 所以范成大诗
歌中的“韵”与“气”具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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